
2010年7月14日 星期三 统筹 李枚 编辑 崔迎 校对 王阳 版式 金驰

A37
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卜可卜可 于小千于小千 著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朝中有人好做官
那女子正是刘坤的姐姐刘莉，她听

说过侯卫东的名字，便对着屋内喊了一
声，道：“刘坤，侯卫东找你。”

屋内响起了一阵踢踏的拖鞋声，刘
坤从里屋走了过来。他在家里穿了一件
短衬衫，头发上似乎还有些摩丝，显得又
光又亮，他惊奇地道：“侯卫东，你今天不
是到沙州去了？”

侯卫东不想将他的狼狈事告诉给
刘坤，道：“我明天想到人事局去一趟，
看分配方案定下来没有。”刘坤站在门
口，道：“应该没有这么快，听说要 7月
中旬才有结果。你不是要去见小佳的
爸爸妈妈吗，是不是他们不同意你们
的事情？”“工作没有落实，哪里有心情去
谈这些事情。”

刘莉在屋内道：“你们两人怎么在门
口站着说话，进来坐。”“喝茶，这是青林镇
茶场送来的好茶，五十块钱一两。”刘坤递
给了侯卫东一个白色细瓷茶杯，便坐回在
沙发上，把电视打开，随意地“叭、叭”按着
遥控，有一句无一句与侯卫东聊着天。

这时，传来了门锁的响声，走进来一
对中年夫妇。中年男子架着一副金丝眼
镜，身穿白短袖，不胖不瘦，脸色黝黑，很
是干练。而中年女子皮肤很白，头发烫
成大波浪，这是益杨当前最流行的发型。

刘坤的爸爸是县委宣传部长刘军，
他为人挺谦和，见屋里有客人，一边换鞋
子，一边问道：“你是刘坤的同学？”侯卫
东连忙道：“刘叔叔，你好，我是刘坤的同
学侯卫东。”刘莉嘴快，道：“侯卫东也参
加了党政选拔考试，考得不错，进入了前

十名。”刘军脸色沉了下来，指着刘坤道：
“你搞什么名堂，才考一百六十名，真是
给我丢脸。”刘军又问：“你考了多少名？”

“第二名。”“嗯，不错。”刘坤妈妈不以为
然地道：“小坤没有考上，也是一件好事，
分到了乡镇，也不知何年何月能调回。
若是分到青林和吴滩，进趟城要坐两三
个小时，到时哭都来不及。”她说这话时，
充满了居高临下之态，没有考虑到侯卫
东的感受。

“话不能这样说，乡镇锻炼人，县上
的领导哪一位没有在乡镇当过一把手。”
刘军鼓励道：“侯卫东到了镇上要好好
干，组织上对你们这一批干部寄予了厚
望。这也是沙州历史上第一次公开选拔
后备干部，以前没有，以后也难说，要珍
惜这个机会。”“到了乡镇，能否回来还说
不定，我家小坤不稀罕。”刘坤妈妈极为
护短，听说侯卫东考了全县第二名。她
心中没来由就有些不满，句句话都说给
侯卫东听。

刘坤妈妈毫不留情面的话，就如鞭
子抽在侯卫东脸上。坐了一会儿，侯卫
东起身告辞。他刚刚从学院毕业，还没
有住旅馆的习惯，找到刘坤，其实是想在
他家住一晚上。可是见到刘坤家人之
后，便打消了住在刘坤家的想法，决定去
住旅馆。

刘坤穿着一双拖鞋送到了“二县府”
大院。“如果真的有事，我就不留你了。
分配结果出来以后，跟我联系。”刘坤突
然神秘地道：“给你说一个事，这事情你
要保密，不要给任何人说。我的工作已
经落实了，分在县政府办公室。以后你

到了乡镇，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给
我说。”

益杨县人事局在县政府三楼。侯卫
东抬头挺胸朝县政府走去，到了三楼。
侯卫东看着一排办公室，显得有些迷
惑。他观察了一会儿，来到了写着“办公
室”的房间，走了进去。

局办公室有两张桌子，一张桌子后
面坐着一位年轻人。从气质来看，侯卫
东估计他也是这两年的毕业生。另一张
桌子后面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
挺认真地看着报纸。

几个办事的都集中在年轻人桌子
前，年轻人一边问话一边在纸上写着什
么，侯卫东见年轻人一时完不成，来到了
女同志的桌前，问道：“同志，问一个事。”
那个女同志头都没有抬，仍然盯着报纸。

“毕业生分配的事情，请问找哪位同
志？”侯卫东又问了一句，那位女同志把
报纸翻过来又看了一下，这才抬起头，用
手指了指年轻人，道：“你问他，这事我不
知道。”

社会上总把麻木、呆板、傲慢的脸称
为衙门脸，侯卫东也常常听到这种传
言。以前他还不以为然，认为这说法有
些夸张，此时人事局办公室的情形，生动
地给他演示了什么叫做“门难
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
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子，
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称兄

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更倒
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店的工作，按理说
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易拉罐又让他
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姆，这起意外事件
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
迁，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
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
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生活
喜剧

江湖
传奇

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出生在晋陕交界盗墓贼家的女儿，在横跨军阀混战直至抗日战争这段动荡岁月里
中，与身边的亲人、爱人、朋友甚至仇敌共同演绎的一段传奇岁月，先后与几个男人间的爱恨纠葛，以及她从
一个普通人家女儿到军阀家的姨太太，再到坚定抗日的民族志士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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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邀请小婉去做嘉宾
许大来还是执著地要约

米粒儿，可米粒儿总是躲闪。
赵薇薇冷眼旁观，都看在眼
里。她试探地问米粒儿：“大
来这人怎么样？好像挺喜欢
你的。你喜欢他吗？”米粒儿摇
头：“不喜欢！我不能喜欢！”

“这有什么不能的？法定年龄
都够了。大来可是一片真心。”
米粒儿只是低着头：“我、我配
不上他。”赵薇薇笑了：“傻丫
头，有啥配上配不上的？我
觉得你们俩挺合适。”“薇薇
姐，他今天还约我……”

赵薇薇心里一阵难受，脸色也一下变得不怎么好看，淡
淡地道：“那你就去呗。大来这人有个倔劲儿，你越躲着他
他越非要见你不可。”米粒儿不说话了，求助地看着赵薇薇。

电视台有个《知心爱人》的婚恋栏目，栏目主持人是小
婉的同学，邀请小婉去做嘉宾。小婉本想推辞，但想到栏目
的收视率不错，正好推广一下自己的婚介所，就同意了。老
范一听要上电视，表现得比小婉还积极投入，自告奋勇给小
婉做正式登台前的培训。

晚上，老范拿了本普通话教程，和小婉盘腿面对面坐在
床上。

老范张圆了嘴，字正腔圆：“啊——”丁小婉尽力模仿：
“啊——”老范不解地摇摇头：“口腔打开没？”“打开了。”“鼻
腔共鸣没？”“共了啊。”老范问：“胸腔呢？”“你是教我普通话
呢还是教我生理课呢？”小婉气道。老范奇怪：“我道理都摆
很明白了，咋你一张嘴还是一股子大碴子味儿呢？”

丁小婉一听，倒头就躺下了：“不练了不练了，主持人都
没说我一定要讲普通话，就你这儿事儿多。”“别啊媳妇儿，
公共场合，公共人物，你不能镜头前一张嘴一口土话……”
说着把小婉生拉硬拽起来，“我后面还有绕口令没给你练
呢，今天就单练练发音吧。”“明天就录像了你能不折腾我
不？”“我中学时就报过幕，要别人我也管不了，你是我媳妇，
你寄托了我多少年登台的梦想。来，为了为夫，再练五分
钟。张嘴，啊——”

丁小婉仔细盯着老范的口腔：“老范——”老范还在张
着大嘴做示范，口齿不清地说：“啥事？”“你这两天有点儿上
火啊……”老范一脸无奈。

小婉睡了。老范钻进卫生间，坐在马桶盖上，把卫生间
里专用的读书灯打开，焚上一炉香，然后从马桶上方的书架
里抽出一本诗选。

老范想象着自己就在摄像机的镜头前边，还有很多观
众——他向虚拟的观众招招手，进入角色：“能有机会参加这
个节目，我心里很高兴。前面呢，说的都是我个人对感情的一
些浅见，最后我要送给各位热恋中的男男女女一首诗——
咳咳，（声情并茂）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
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诗没念完，老范自己趴马桶上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起来，老范就问：“要上电视了。做好准备

没？首先心态要平和，要谈笑风生，眼神儿得这样，手势得
这样，发声得这样——一点儿都不能让人看出你紧张来。”
小婉不耐烦：“我不紧张也让你叨叨紧张了。赶紧上班去
吧。”“咱们再来个八百标兵奔北坡，活动活动舌头……”“来
不及了，我得赶紧走，先去婚介所忙活忙活，下午还得去电
视台化妆。”

老范在后边说：“再化都找不着鼻子眼了。录完节目别
走，我请会儿假去电视台接你。”小婉急着往外走，顺嘴答应
了一句，也没听进心里去。

忙了一天，老范心里一直记着这个事，下班前来找秦
琼：“秦大厨，今天我手头上事儿都干完了，看看您这里还有
没有啥吩咐。”秦琼语气泛酸：“可别这么说。我哪儿指使得
动你啊。都开山立派了，带着个人模狗样的徒弟，就差把米
粒儿给你派去当秘书了。”“秦大厨真会开玩笑！我明厨再
咋干也是后厨的一部分。你这里要没啥指示我就先告个
假。有事先走一会儿。”“这渔村谁管得了你啊？干啥去？”
秦琼问。“去电视台，接媳妇儿。”“去哪儿？”秦琼以为听错
了。“嗨，就跟闹着玩似的上上电视，我寻思她一紧张就找不
着道儿了，去接接她。”老范咳嗽两声，煞有介事。

“行啊老范！电视台都有熟人？去，去。反正请啥假都
扣钱，你都不用跟我请。”“扣吧，难得我媳妇儿头一回。那
我走了。”老范这做派那叫一个大气，说完乐呵呵地推着电
动车走了。

秦琼看着他的背影，满脸不可置信的神情。 39

铁梨花心里是又感动又窝囊
张吉安沉默不语，脑袋侧低着。等

他抬起头，她见他似乎受了什么伤害。
“五奶奶……”他说。“别这么叫我。”“可
您这么见外，让我只敢叫您五奶奶。”他
苦楚地说，“我虽然不是腰缠万贯，三四
百块钱还拿得出，送得起，用得着抵押什
么田产？”

他在楼上的保险箱里取了张洛阳某
钱庄的银票，是“四百圆”，快步下楼来，
往梨花面前一放。“要有节外生枝的事
呢？多五十块方便些。”

梨花心里又暖又窝囊：受了这么大
一份情，怎么
就像被人将了
一军似的？“张
副官……”张
吉安两道目光
刺过来：“您不
愿我称您五奶
奶，您也别称
我张副官。从
今往后，我们
直呼其名，好
不好？那段往
事让你我都好
不愉快。”“对
不 住 ，叫 惯

了。”铁梨花说，心里更是又感动又窝
囊。你看，拿人家钱，嘴马上软了，人也
贱了。“我就叫你吉安大哥吧。”

张吉安笑了笑，表示他心里很苦。
“咱们说好直呼其名啊！”“吉安大哥，您
的情义我领了。不过我的性子您也知道
一点儿，我无功不受禄。钱一筹齐，我马
上还您。”她说着已不容分说地起身向门
口走去。

路过董家镇时，老远就听见狗咬成

一片。再不进镇子去找彭三儿，恐怕来不
及了。她急得口干舌燥，背上出了一层细
汗。她走进“杜康仙”时，发现鬼子们把这
里抄了个底朝天，里外已经没一个人了。

她正站在天井里发愣，听见一个声
音叫她：“大姐！”声音是从树上来的。那
棵老槐树一个人抱不过来，也不知彭三
儿怎么爬上去的。再一看，树对面有一
挂秋千。这个人实在天分太高了，从谁
手里都逃得脱。

彭三儿从树上蹦下来，说：“您看，我
这人就是守信用……”铁梨花不跟他废
话，扯着他就往外走。“大姐还没给钱
呢！”他甩开她。“我能不给你吗？”她飞快
地从贴身口袋里摸出那张银票，递给
他。“我不要银票。我要听响的大洋。这
银票要是假的，我不是白白送死？”“那你
想咋着？”“把钱庄的门敲开，兑现。”铁梨花
手里这时要有刀，一刀就上去了。终于，
钱庄老板给彭三儿兑出五十块现洋，又把
剩的三百五换了他的银票给了彭三儿。

铁梨花拽住一个赶早的骡车，塞给
车主一块银洋。她把自己的骡子系在车
旁边，叫它跟着跑，她得押着彭三儿坐在
车上。

太阳露出个头顶时，骡车在董家镇
通往董村的土路上驶得飞起来。彭三儿
想起刚才他没仔细点查那五十块钱，这时
解开用他衫子打的包袱，一块块地查点大
洋。骡子给鞭子抽急了，从一条沟上硬
跳，把彭三儿膝上的钱颠到了车下。彭三
儿直叫唤停车，铁梨花不准车把式停，一
面对彭三儿说：“回头我赔你！”

彭三儿不肯相信，也不顾车七歪八
倒地飞跑，就要往下跳。铁梨花手快，抓
了车上一根麻绳，打个活套。彭三儿回
过头。他跟多少人耍过赖，从来没人赢
过他，这回却栽在这个女人手里。女人

在早上光线里脸色银白，头发上不知是
汗水还是露水，湿湿的几缕垂搭在额头
上和眼皮上，美得有几分阴森。不知为
何，彭三儿乖乖地坐回到她旁边。

还没进家门就听见他们刚来的那条
路上有了动静。她交代了栓子和牛旦绝
不要露头，然后定了定神，给牢骚满腹的
彭三儿装了一锅好烟。还来得及给他打
几个冰糖荷包蛋。等她把一大碗鸡蛋送
到彭三儿手里，保长就在前门叫喊。

“别急，吃你的。”她对彭三儿说，一
面用梳子梳着自己的头发。“你是把脑袋
掖裤腰带上挣我这点钱。我得给你送
行。”彭三儿看着她。这个从来没人疼过
的无赖眼圈红了。

“欠你那五十块钱，我说还你一定还
你。”她从身上摸出一个红布包，打开，是
个小娃子的红肚兜。里面包了一个金锁
头。“这是足金的。我孩子满月那天，我
给他买的。能值个几十块钱。是个长命
锁，图个吉祥吧。”

打开大门，保长见他面前站着披长
发的中年女子，一把桃木梳子咬在嘴
里。保长看到女人的眼里有一个意思，
但他解不了。都说这女人眼睛不是黑
的，有点鬼火似的蓝绿。他倒是看不出，
只在心里叹息它们美得冷艳，美得妖
媚。保长后面，四个全副武装的大兵站
得笔直。

“听说昨晚日本兵来了，老总们辛
苦，打日本了？”铁梨花笑眯眯地，把他们
让进门。保长问道：“队伍都要开拔了，
可不敢当逃兵啊！”“保长说啥呢？保家
卫国，还我河山，咱都明白。我们牛旦儿
当兵，祖上都沾光了！”铁梨花说道，唱似
的嗓音，让几个当兵的和保长都明白，她
就是在呕他们，恶心他们当日本
鬼子的走狗。

小桥老树小桥老树 著著
凤凰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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